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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6767载不离临床载不离临床 9090岁每周坐诊岁每周坐诊44次次

朱钵朱钵：：让患者少花钱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治好病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胡晓军 张晓华 文/图

90岁的他，每周坐诊4次，不看完患者不回家，每次坐
诊都看七八十个患者，年门诊量超万人。

他在省级三级甲等医院坐诊，处方却很少超过百元，多
数都在50元以下。来就诊的患者，经常没做检查，没开药，

“空手而归”。
他看病很少借助仪器，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便对病

情成竹在胸。他的治病方法灵活多样，自己研究10余种独

特的皮肤病方剂、疗法，在全国应用至今。
那些四处就诊、屡治不愈的疑难病症，患者以不多的花

费，便能在这里得到确诊确治。那些情绪焦虑、担心被过度
检查治疗的患者，常在这里吃到“没事儿，不用治”的定心丸。

他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奠基人、中华医学会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朱钵，67年如一日地践行“让患者少花钱、
治好病”的医者初心。

每周一、三、五，朱钵的门诊
日，1 号诊室前总是早早排起长
队，许多人是从郑州以外的地方
赶来看病的。

由于多年来在患者中有较高
的知名度，朱钵的门诊量一直居
高不下，即使限号，也无法阻挡患
者找老先生看病的热情。

在记者跟随朱钵坐诊的半天
时间里，老先生一共接诊了72位
患者。据该院皮肤科门诊护士长
吴淑萍介绍，这个量属于“正常
值”，最多时老人一个门诊看八九
十位患者。

照此计算的话，朱钵每年接
诊的患者都在万人以上。即使对

年轻医生来说，这工作量都不轻
松。年逾九旬的朱钵又是怎么完
成的呢？

吴淑萍说，多年来，“守时”是
身边人对朱钵一致的印象。每天
8点钟开始的门诊，朱钵最少要提
前15分钟到。坐诊中，极少有人
见老先生去卫生间，带的一瓶水
也往往原封不动，一坐就是一上
午。中午12点前，老人没离开过

诊室。
今年7月1日是朱钵90岁生

日。这天，医院为他举行了一个
小小的庆祝仪式，也是赶在他完
成上午的门诊之后。

8 月 15 日，医院在庆祝中国
医师节的专场活动上，请朱钵为
全院的年轻医生讲寄语。朱钵上
台后只说了一句话：“如何想办法
把患者治好，是我一辈子的决
心。”

之所以要保证为每位找来的
患者看病，是因为找到河南省人
民医院的多是在基层看不好病的
重症患者。他们有的在很多地方
看过，或许耽搁病情，或许误诊误

治，本身已经很痛苦了。
一位60多岁的男性患者，双

侧小腿、足踝部位长满了密密麻
麻的水疱，像一个挨着一个的大
葡萄，油光发亮，触目惊心。朱钵
俯下身，轻轻推按患者的水疱，片
刻就诊断出是大疱性类天疱疮。
仔细跟患者讲解了病情和治疗方
法后，老先生又对身旁的年轻医
生讲起了疾病的由来和诊断方

法。
碰到皮肤肿瘤和汗孔角化症

等更罕见的皮肤病，朱钵会专门
喊上科室的年轻医生，现场讲解
这些病的诊治要点。

皮肤科病种繁多，达上千
种。朱钵一直未离开临床，“阅病
无数”，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多
数皮肤病他只需要看一看、摸一
摸就能确诊了。

别看老人的门诊量大，却每
个都精心诊断，毫不马虎。曾经
跟他坐诊过的进修医生，对这点
体会特别深刻——在一旁操作电
脑输入医嘱时，哪怕是敲错一个
字，老先生都会一眼发现，立即指

正。比如“激素依赖性皮
炎”这个诊断不能出，因为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病，而是
患某种原发病后使用激素
不当造成的依赖。正确的
诊断应该是脂溢性皮炎激素
依赖、酒渣激素依赖等。“舌
舔皮炎”也不能出，因为患者
不会无缘无故去舔唇周皮
肤。这种病多发于 6~10 岁
儿童，是因为唇周干燥不适
才舔的，正确的诊断应该是
唇周皮炎。若需要实验室
结果支持的诊断，一定要打
上一个问号。

服务态度也不因门诊
量打折扣。碰到有的患者
一问十几二十分钟，身边
的学生都听得着急了，朱
钵依然和颜悦色地解答着
问题。

“我特别佩服朱爷爷敏
捷的思维，一点儿不像个90岁的
老人！”进修医生樊海涛说，自从
跟着朱钵坐诊，他第一次理解了

“德高望重”一词的含义。
朱钵经常告诉学生，干了几

十年临床工作，自己的体会概括
起来就是5句话：良好的服务态度
是根本，精湛的诊疗技术是关键，
实践出真知，学点中医中药更好，
有些问题不要人云亦云。

年门诊量过万 不看完患者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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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 1 号
诊室，一位农村老太太带着小孙女来就诊。

“小朋友，请坐！”朱钵笑着对小女孩说。
小女孩怯怯地坐下。朱钵问：“几岁了？”

“5岁！”小女孩鼓起勇气说。
“哎，你真棒！”朱钵乐呵呵地对小女孩伸出

大拇指。
老太太开始陈述病情，说孩子身上反复起

荨麻疹。
“疹子白天出还是晚上出？落得快不快？”

朱钵耐心地问了几个问题，并用手电筒照着仔
细看了孩子的皮肤情况，随后叮嘱助手在电脑
上开出处方。

处方还没打印出来，老太太就难为情地问：
“大夫，这药一共多少钱？俺带的钱不多，一共
带500元钱，够不够？”

“这药一共是21元。”朱钵笑着回答。
祖孙俩拿着处方，满意而去。
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得知自己的病情

需要长期服药，不由得对着处方皱起眉头：“大
夫，一个月得多少钱啊？”

“一天合1.2元，保证治病。”朱钵的话，让他
瞬间解开了愁眉。

记者在跟随朱钵坐诊的半天中，多次见到
十几元、二十几元的药方。药费总共5角钱的
处方，在朱钵的门诊也不稀奇。

“朱爷爷坐诊，日门诊量高达八九十人次，
但我们很少见到有超过百元的处方，多数处方都在50元以
下。”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进修的医生闫晋起和樊海
涛说。

“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这是朱钵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也是他坚持不渝的信条。

同样疗效下，只要患者不反对，就尽可能用价格低廉
的药。当然，如果某种病只有用某种价格比较贵的药物才
能治好，患者又有能力接受，他也照用。朱钵常告诫年轻
医生：虽然现在先进仪器越来越多，但是临床医生不能依
赖仪器，应该多从病因、病理方面思考，借助实验室鉴别诊
断。

朱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52年毕业于
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时，他填写的志愿是：第一志愿到
朝鲜战场，第二志愿支援边疆，第三志愿服从组织分配。被
分配到北京后，领导问他愿意到哪里工作，他说：“我是共产
党员，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因此，朱钵来到了当时非常艰
苦的新乡市工作，后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至今。

退休后，朱钵坚持坐诊，是医院年龄最大的仍在坐诊
的专家。

67年的临床磨炼，让老人摸索出不少治病妙招，成本
低，效果好。他年轻时自制的“斩疣丹”，把血竭、鸭胆子
仁、生石灰按1∶2∶5的比例研磨成细粉，用来治疗寻常疣，
短则数秒钟，长则一分钟，即可把疣搓掉；用石碳酸研制的

“零号药水”，外涂治疗非常难治的疣状痣，多数有效。
他还曾先后研究出“白癜风丸”“湿疹膏”“甲癣药水”

等10余种独特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使用。氯乙烷喷射治疗
带状疱疹、高锰酸钾治疗结节性痒疹、液氧强力压冻治疗
瘢痕疙瘩等技术，也是他在国内首创并推广应用的。

“朱主任知识渊博，临床诊断准，治疗方法灵活。他经
常教导我们，有些‘简、便、廉、验’的治疗方法，无论多么先
进的仪器，多么‘时尚’的疗法也不能替代。”河南省人民医
院皮肤科主任张守民说，在朱钵的影响下，像环状肉芽肿
的割治法这类几十年前开始应用的疗法，目前仍在皮肤科
使用。割治法是用刀片或针在肉芽肿边缘轻轻形成创伤，
一次治疗即可治愈，花费仅100元左右。如果用激光等其
他疗法，费用动辄在3000元以上。

“不把患者看成外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他有病了，
我就好好给他看病，全心全意地想办法给他治好，而且要
少花钱。”朱钵说。

朱钵为进修医生讲解疑难病例

越辛苦越快乐 把党培养的本领还给群众

到大医院看过病的人，都对
诊室内紧张、凝重的氛围印象深
刻。但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
1号诊室，即使站在门外，也经常
能听到里面响起的阵阵笑声。

一位老太太拿着仅20多元的
处方，狐疑地问：“大夫，真的不需
要再开别的药了吗？”

朱钵的回答让所有人都笑
了：“开也可以，浪费。”

这样的对话，在1号诊室反复
上演。

一个女孩被告知“不用吃药”
后，不放心地返回来追问：“我再
问一下，我这块儿皮肤有点儿发
白，不用治吗？”

“有病了才治，你没病叫我怎
么治呢？”

一位自称掉头发严重的女
孩，要求“给开些药”被拒绝。女
孩说：“别人都给开了，您也给开
点儿呗！”

“别人开药我没法反对，但我
反对我自己给你开药。”

十来岁的男孩患了传染性软
疣，朱钵嘱咐家长回去给孩子抹
点儿碘酒就行。家长见不给开药
感到茫然，朱钵站起来双手演示：
不用拿药，回去这样“挤挤，抹点
儿碘酒”，就好了。

5岁小男孩患了甲黑线，妈妈
担心不已。去就诊时，朱钵说：

“没啥事，活到99岁都没事。”
一位60多岁的男士希望能治

一治脸上一块隐约的老年斑，朱
钵指着自己的脸说：“你有我的老
年斑多吗？这是自然规律，何必
去干预它呢！”

正所谓“幽默是一切智慧的
光芒”。朱钵的幽默感，给跟随他
进修的医生、就诊的患者留下了
抹不去的印象。

对要求多开药、多检查的患
者，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对需要长
期服药却害怕药物副作用的患
者，他举康复得好的例子，来减轻
患者的思想负担。

朱钵坐诊时说得最多的两句

话就是：没啥事！啥好吃啥！
一句“啥好吃啥”，常常引来

患者会心的微笑，但这背后，饱含
着老先生的一番苦心。在皮肤科
病房，常见有因为过度“忌嘴”的
患者，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每
天只敢吃白水煮面条，最终导致
严重营养不良，并发低蛋白血症，
浑身浮肿。说“啥好吃啥”，正是
因为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

患者生了病很痛苦，就医不
易更辛苦，医生能让患者在快乐
中有所启发，也是一种治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钵从
家里走到诊室、从诊室走回家，两
点一线，重复着在旁人眼里相当枯
燥的生活，但是，他给患者带去重
获健康的快乐，自己也乐在其中。

朱钵说：“如果让我现在下
乡，我还是选择哪里艰苦到哪里
去。我只要能动，就要为人民服
务，为患者服务。因为党让我学
了医，我就应该把这个还给群
众。”朱钵在诊室为患者看病

如果一个人热爱一件事，他就会对这件事
抱以极大的热情，长久不衰。

朱钵就是这样一个人。记者在采访中最
大的感受就是，这位90多岁的老先生，一辈子
都在和看病打交道：从开始的持续不断学习到
会看病，从努力钻研各种新技术到看好病，再
到“争取看一辈子病”的爱看病，他对看病这件
事儿痴迷不已，堪称医痴。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医学毕业生，毕
业后一直要求到艰苦的地方从事临床一线工
作，朱钵对医学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

自从来到河南，他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
对医学的热爱也矢志不渝。

在此期间，因为工作安排，他曾经离开临
床去干行政工作。按说，既清闲又安稳的行政
工作，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是对朱钵来说
却是一种煎熬。

“我太爱我的医生专业了。当时，我非常
不安心做行政工作，党培养我那么多年的医学
专业，丢弃太可惜了。”回忆往事，朱钵依旧对
自己当时的煎熬印象深刻。

为了返回自己热爱的临床一线，他连续向
省委组织部打了3次报告，并专门跑到省委组
织部要求到临床一线工作。

最终，朱钵于 1956 年被调到河南省人民
医院，开始了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医生生涯。

他因为工作需要改了专业，从一名外科医生变成皮肤科医生。
也许这就是缘分，朱钵自此一辈子与皮肤科结缘：“干就要干

好，就要干出名堂来，不能枉活一生，庸庸碌碌！”
如何才能干好，干出点儿名堂来呢？在半路改行的朱钵看来，

那就是一个字：拼。怎么拼？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苦练，在实干中
学习；向书本、杂志学习；向同道学习；向前辈们学习。只有不断地
学习，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诊疗技能。总之，就是“干一辈子、学
一辈子！”

为了做好皮肤科医生，年轻时的朱钵几乎每天凌晨3点前没睡
过觉，连夜对门诊的疑难病例做出明确诊断，提高自己的诊疗水
平。特别是对原发疹和继发疹的诊断、明确其发生机制及结构方
面，他除了阅读国内外皮肤学著作外，还到旧书摊“淘宝”，汲取传
统医学的营养，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我曾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明末崇祯年间陈司成写的《霉疮秘
录》，这是一本描写梅毒的绝好书籍。还有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

《花柳病学》，这本书对淋病描写得也很好。我从中受益匪浅。”回
忆起自己的“淘宝”收获，朱钵至今还洋洋自得。

不仅如此，回顾朱钵从医几十年的经历，记者发现，他对皮肤
科诊疗新技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欲望。早在1969年，听说用
芥子气松节油可以治疗“牛皮癣”，朱钵就立刻参加学习，并学成后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经验。同时，对于液氮冷冻在皮肤科的应用，朱
钵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了液氮来源、如何储存、治疗方法等问题，使
这一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开展起来，并创新性地增加了适用
病种，造福了更多患者。

对于皮肤病的治疗，我国传统中医药有独特的疗效。朱钵抱
着对临床工作的热爱，除了做好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外，还经常从传
统中医药中汲取营养，加以改良，给患者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药
品。

记者注意到，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朱钵整理出“四石散”“复
方松馏油膏”“湿疹膏”“鱼鳞癣药水”“止痒药水”和“洗头粉”等外
用药以及内服的“白癜风丸”“斑秃丸”等中成药的协定处方。经实
践证明，这些方剂都是行之有效的很好的药方。

对此，记者想说，朱钵是真的喜欢看病，才能对医学有这么大
的热情，才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绩。记者问他累不累，每次看病都乐
呵呵的朱钵说：“这是我最大的爱好，怎么会累？我不把患者看成
外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再说，好多患者都是在基层看不好才来
的重症患者，他们本身已经很痛苦了，不能让他们再在这里吃闭门
羹。”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钵从家里走到诊室、从诊室走
回家，两点一线，重复着在旁人眼里相当辛苦的生活，给患者带去
重获健康的快乐，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在此，记者想说，就朱钵对医学的痴迷程度，叫他医痴，名副其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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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钵离休前任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他在国内首创应
用氯乙烷喷射治疗带状疱疹、石碳酸治疗疣状痣等技术，并推广应
用于全国。1979~1980年，他带领河南省头癣防治技术指导组，治
愈全省10万余例头癣患者。他曾获中华医学会终身成就奖，卫生
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及国家发明奖二等奖。从医近70年来，他坚守

“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的初心和使命，与患者心连心，在九旬高
龄时，仍然风雨无阻，每周坚持坐诊，贡献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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